
戊戌岁末，恰逢冬至，向晚会于黔东
松江河畔之苗家食肆，酣畅恣意也。佳人
含睇宜笑，美景悦目赏心，良友毕至，围炉
把酒言欢。且谈风味人间，可谓饮食中国、
大美黔菜，而独秀苗家八大碗。循古制，载
史事，承苗礼，蕴苗风，传苗人精气神。集
日月光华所宠之灵，撷梵天净土所孕之
珍，采清风洁雨所润之物，而后蒸炒煎焖
熏烧炖煮，腌爆煨煸炸卤炝酿，诚献嘉宾
亲朋，色颜滟滟，异香袅袅，情意绻绻，实
乃物为己悦者制，食为悦己者烹。人道是：
店迎八方来客，菜品八面玲珑，主客八面
有喜。

是时，茗至肴齐，琳琅满目，匠心别
具。有祭祀圣食棒棒猪，有自然馈赠猫猫

豆，有细磨慢炖豆腐坨，有松柏慢熏腊肉
排，有新创秘制响水贡米八宝饭，更有社
饭青郁软糯，汇林间垄上野植，混花生香
干肉丁，经数番工序而成，余香绕梁三日。
观之，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嗅之，清淡醇厚，各得禀赋，各具气质；
品之，以酸辣甜香咸为基础五味，甜而不
粘，油而不腻，苦而不涩，酸得舒服，辣得
安逸，直教口服心服；悟之，大碗大量，诚
心诚意，古往今来，铭族人记
忆，昭先人遗训，荣与辱，甘与
苦，忧思与昂扬，坚韧与超拔，
实是以文化之，以食慰之，一举
多义。还如众师友赞言：一物一
品，安空乏之胃，解思乡之愁，

得欢喜之心，妙哉！善哉！
一声吆喝，筷动盘移，各取所喜。杯觥

交错之际，忽有苗绣银衣翩然而至，环佩
响，天籁起，笑意盈，几阕歌辞交换，几碗
米酒劝得，莫不神迷心醉，如驾惠风花气，
乘朗月清星，浮游天境。推心置腹，忧苦两
忘，莫不感恩盛世太平，国家复兴，民族团
结，幸之，乐之，祝之。

念天地岁月之阔大，人之渺弱，民以
食为天，始为果腹充饥，繁衍生
息。今物质横流，常有贪一时口
舌之快，穷奢极欲，生杀掠夺，
莫能醍醐。更有甚者，生吞活
剥，凶残狠恶；明偷暗盗，目无
法纪；最终玩火自焚，滋生祸

患。平素饮食起居亦能遵循古训，怀抱精
神，传承文明，倡天地人和者，鲜有闻矣。
欣于黔东所遇，窃以为：今苗家八大碗，妙
在灵活变通，五味平衡，酸辣中求柔和，醇
厚中求淡雅，变化中求发展；美在大俗大
雅，大善大巧，苦辣酸甜，人生百味，兼容
并收，悉数藏纳；好在灵山秀水，物华天
宝，一箪一食，真意真心；更贵在有承继、
有创新，胸怀家国，葆有敬畏，守望天地人
心，信仰万物有灵，万物共生。

品中华美食悟中华上下五千年，鉴一
方佳肴会一方风俗人情。此等黔湘渝边地
美膳，民族乡间传珍，该飨以世界天下共
享。届时同看桃城地灵人朴，松柏青青，桃
之夭夭，大快朵颐，逍遥入世，此乐何极！

松桃八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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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记录

句芒云路

我用二十多年时间向往的一条河，名
叫古龙川。最早知道中国大地上有这条川
的，不是地图，估计地图上也查不到，而是
一本名叫《寻找家园》的书。封面有作者半
身像，长得英俊，却不认识。署名安元奎，
名不见经传，其出生地思南县兴隆乡，离
我这里有多远？亦无心询问。

我喜欢作者的散文，或许是厚重的文
化气息吸引，或许是浓厚的乡土气息相
通，抑或是富含哲理的语言让人回味——
比如他的散文集《二十四节气》，若把“古
龙川”等地标隐去，写的就是我记忆中的
故乡。又如“龙川辞典”中的篇章，稍改换
上我的名字，定会让“见少识窄”的人夸我
将本地风物民情写得淋漓尽致。

但自从在《寻找家园》里认识古龙川，
便一直向往之。读到《河水煮河鱼》时，我
相信，各种谋杀和污染，已使古龙川的鱼
类几近灭绝，证据是，此时我老家的河沟，
污水饱含农药，似乎不再流淌，再也不像
小时那样能抓到鱼
了；中学时刷牙洗脸
的小溪，已然干涸；
工作初期洗澡的小
河，不敢再涉足其
中。我只想看看，“河
水煮河鱼”的沙滩遗
址在哪里。

认识安元奎，不
管是多次促膝长谈，
还是电话、QQ、微信
交流不断，也经常在
他的 QQ、朋友圈中，

“悦读”古龙川两岸
不断变换的四季，但
都没有断了本人向
往古龙川的念头。

一直捱到 2025
年4月 30日，这一天
安元奎邀请前往他
的老家参加“知名作
家写兴隆”采风。不管这“知名”的外延有
多宽，至少他知我名，立即报名参加。

一路欣赏着云雾缭绕翠绿折叠的山
野，不觉到达安元奎设置在古龙川的“龙
川草舍”，众多师友在院坝，或三五成群交
谈，或瓦房内外参观，房后树林中，不知是
作者《与鸟同巢》的那只杜鹃，还是方宁

“龙川之鸟摄影展”中的子规，一声接一声
地喊着“贵客临”。

漫步兴隆老街，街不宽，《乡场》传说
将大烟杆伸向街对面可借火，这至少得像
我外公用来拄路打狗兼挑担那根才行。街
不长吗？我觉得很长，《酒·小街·父亲》中
的父亲，在街这头跌一跤，并未到达街的
另一头，而是另一处卖酒的摊子，站起来
与熟人举杯。父亲说还没有醉，前面还有
人等待他喝摊子酒。待他从另一头踉跄返
家时，这条街让他耗时已从旭日东升到夕
阳衔山。

我在老街转了两圈，不见年
龄各异、衣服参差的人头攒动，
也没有闻到牛肉汤锅的清香，
《榨歌》中的油榨房，早已不见
踪影。只见街坎下有条河，想
来就是古龙川，河水变得平
缓，没有我想象中的波涛汹涌
与缓流相接。

透过竹林树枝缝隙，看到一
只木船搁浅在岸上，根据作者

“古龙川终于越来越浅，只容渔
舟轻泛，无法通航货船”的描述，
肯定不是祖父们在古龙川《走
船》的那艘，但走船人驭风而行
的帆船却在向我划来，长滩上那

“嘿唑！嘿唑”拉纤的号子声，若隐若现地
回荡在古龙川上空。生活，依然需要像祖
父们那样，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匍匐天台寺
被马蹄形的古龙川环抱着，隔河远眺，寺
庙位于突起山峰之巅，四围悬崖陡峭，只
因林木青葱不见其形。安元奎介绍，不见
其形，是因 20世纪 60年代破四旧中，参天
古木被伐，宏伟的大雄宝殿，别致的玉皇
阁，以及其他配套木质建筑，被拆毁运走。
从此，香火不再繁盛。我们乘车再步行从
峰脚爬上山顶拜谒时，只见断壁残碑，废
弃的台基，令人唏嘘。

被当地人引以为傲的郭登敖，出生于
兴隆乡天山村敖家湾，一百零四岁去世
前，长期担任中华民国立法院立法委员和
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不但具有较
高的政治影响力，其文化著作也是汗牛充
栋，影响深远。更难能可贵的是，子孙中出
了二十多位博士。

有人说，郭登敖家族的兴旺，得益于

优良的老宅风水，又得益于拜谒天台寺。
天台寺所在山峰像一只神龟，喻长寿；又
像一峰骆驼，喻坚韧；寺后小山又如大印，
喻权。关键是他还得到了天台寺高僧启
智。这些说法，可以作为我辈天赋不足特
别是后天努力不够而平庸的借口。事实
上，尊文重教之地，他深受“家无读书子，
官从何处来”传统思想的影响，这一影响
不但在家族传承，也在社会上盛行。我看
到的资料里，就有他在北平担任校长期
间，教育质量得到提升，优秀学生层出不
穷。在安元奎《万里重洋，百载乡愁》里，我
看到一位百岁老人，还在心系家乡教育，
用生前的遗产设立助学基金，赞助家乡的
学生，而女儿郭子文千方百计联系上安元
奎，完成了其父亲的夙愿。

在山羊岩古村寨，我问当地文友，这
条河全称古龙川，还是上下游各有其名？
文友答，这是乌江支流龙川河，又名龙底

江，古称义阳江。本地人辈辈相传，也有史
志为证。我有些糊涂，也就是说这条河根
本不叫古龙川。急忙用手机打开卫星地
图，这条发源于石阡的河流，蜿蜒南来，不
管是在山环水绕的境内，还是融入乌江
前，尽管流经思南的地域较长，但从石阡
县城开始，标注的都是石阡河，仅在思南
塘头段插入龙底江之名。我猛然醒悟，古
龙川之名，就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陈忠
实的白鹿原，只存在于安元奎心中，存在
于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条古龙川的想
象里。

我从安元奎操办的多次文学活动忽
然联想到，他一生的言行，都在古龙川两
岸“寻找家园”。之前是个人在寻找，后来
扩展到邀请县内、周边县、市内文友参加，
人数从三五人增加到三四十人。

安元奎寻找的家园在哪里呢？我想，
那里应该山清水秀，鸟鸣鱼欢，丰衣足食，
民风淳朴，人们不会斤斤计较唯利是图，

坑蒙拐骗尔虞我诈
消亡殆尽，儿女常常
陪伴老人身边，也没
有天天翘首盼望父
母归来的孩童……

我似乎也已看
到，安元奎寻找的家
园，也在慢慢重建。

政府在重建。
我严重怀疑，高

层或许读到了《河水
煮河鱼》而猛然醒
悟，文中传说的“河
水煮河鱼”，或“活水
煮河鱼”，或“河水煮
活鱼”，在水土流失
中，在“电毒炸”于各
地河流开花面前，将
永远变成神话，人们
将面对的，是无可选
择的“何水煮何鱼”。

于是，有了退耕还林政策，曾经的荒
山秃岭与贫瘠坡地，重披绿装，正向着生
机勃勃的绿色家园蜕变。于是，有了“河长
制”，有了禁止一切捕捞的禁渔令。于是，
有了让鱼有家的梯级电站开发……我相
信，这里的娃娃鱼还会爬上桑树唱歌，鱼
种也会繁衍到几十上百，甚至可以重现河
水煮河鱼的美味。

民间也在重建。
前面谈到郭登敖父女在重建，当下

的教育工作者也在重建：近年来，兴隆
中学走出的学生被清华、北大等名校录
取百多人。

我们隔江背对天台寺照相，脚踏庄稼
地的女主人在重建：她没有责怪，对索求
蕃茄苗、海椒秧的陌生人，慷慨赠予。还有
倾其所有待客的乡民，让我们看到了这方
水土这方人的淳朴与善良的回归。

陈波、陈兵弟兄，杨广、安东等从这里
走出去的成功人士回报家乡的
善举，对文化活动的资助，都是
在为重建家园尽力。

安元奎，更是用毕生精力，
挥洒文墨展示古龙川曾经优秀
的文化激励后人传承，鞭笞现代
人中的假恶丑让人扬弃；利用自
己的人脉和资源，费神费力地寻
找并重建着古龙川两岸的家园。

当然，这离他要寻找的家园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许，那仅
仅是他一个人梦想的乌托邦，却
不经意间成了我们共同向往的
精神家园。

张贤春张贤春

乙巳初春，熊志凌先生告
诉我，德旺坝梅寺有好碑，作
为做学问，可邀约同道去考
察一下。我说溪霞山秀峰寺
也不错。遂议定改日去探访
此两地。

“五一”放假，我即先后联
系熊先生、周小平道兄、好友
金宁飞，于 5月 3日上午，一起
直驱德旺坝梅寺。

于路，我介绍前几年在书
上看到过坝梅寺的讯息，那时
便有去看看的想法，一直未得
其便，因缘际会，今日才与诸
兄成行。

志凌说今日天气好，正好
相约访碑去。我被一语惊醒，
大呼这个“访”字用得妙。

志凌解释“访”有几个意
境：一是拜谒先贤，神交古人；二是瞻仰
碑碣。我们与古人虽素未谋面，但可以通
过“访碑去”，在书法、文章、金石之气上，
契合先贤，神交古人；那些高僧大德，遗
世独立，禅法了得，我们后生晚辈去拜
谒，也不枉“访碑去”一场。

到达德旺，进入坝梅村，由梅溪上
山，车子盘旋在山道上，远山近景慢慢清
晰起来。德旺的山很大，高耸柔和，一座
挨着一座，农舍村寨或点缀山腰，或屹立
山脚，开门见山，很难看到坝子。

这让我想到我家乡民和的山：与德
旺不同，险峻陡峭，穿山过岭，不时能看
到大遍坝子。

许是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德旺的人
与其山一样，恬静温和，循规守礼；民和
人也与其山相类，顽强勇敢，不拘礼法。

到达坝梅寺时，太阳正盛。
山门处有棵硕大的古银杏树，树后

有石阶向寺院伸去，长十五米许，宽三尺
五余，石阶保留了坝梅寺当年原貌。树右
侧有一栋木房，房前绕过一沟溪流，撩水
洗手，清凉爽骨；院里铺着青石板，有老
翁正坐在树下门口纳凉。

我们向老翁打听，坝梅寺还在否。
老翁回答 60 年前已被一场大火

烧毁。
再问寺院是否还有碑铭。
回说前些年已被人抬走。
我们不免怅然，此行只怕是白走了？

在遗址踏勘一番，发现坝梅寺应该分为
上下两院，面积颇宏；后山发脉雄厚，两
边山势围住寺院，树木郁郁葱葱，翠竹成
荫，上院前兀自有几棵古枫耸入天际；地
理位置高旷，视野开阔。

前方远山亦呈众星拱北一般，由两
边合围过来；望之，又一层层伸展开去。
据说坝梅寺当年有口大钟，撞钟时方圆
十余里皆可闻之。

宁飞说此地形像一朵莲花——寺院
建在莲花座上，望之确有几分相似。小平
兄从堪舆角度观测，认为坝梅寺环境优
美，建筑可观，是建寺修行好去处。

我站在坝梅寺前，望着岁月斑驳的
遗址，闭目冥思：巍峨庄严的古刹，香烟
缭绕的大殿，以及令人闻之尘劳顿消的
钟磬之声，仿佛重现眼前；山静僧闲，隐
于林泉，古木幽深，烟霞掩映。

以前寺院，大多建在深山老林，木茂
岩寒，白云苍泉，青灯古佛，老僧枯禅，远
离人间烟火，那才是参学人真正的去处。

我们回到古银杏树下乘凉，问老翁
贵庚高姓时，老翁自述姓周，今年八十有
三，年轻时是打“武拿”的，德旺出产玉带
石，那时自己开山劈石经营；后来生活困
难，遂充做“虎匠”，上山打虎补贴家用。
生在山里，砍山烧炭也是常事，一辈子都
是这些活路。现在上了年纪，子孙都在外
面，自己在坝梅寺看家。

说完，让我们且乘凉，遂尽地主之
谊，回屋煮了一壶茶，请我们喝茶解渴。

志凌以前在德旺当过副乡长，知道
坝梅寺大概，遂问周翁此地是否有一通

“松青禅师碑”？
前些年看书，记得碑文文采斐然，开

头是：禅师松青者，梅院之苦行僧也。结
尾一段是：黄鹤不返，杯渡何年，夜月归
来，谁曾相识？与其正首邱于殁后，何若
营兜窟于生前，将见异日者，樵夫牧竖，
过客游人，亦得向荒烟蔓草间指而叹曰：

“此乃青师埋骨处！”则此片碑拳石，不庶
几与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共千古也。

此一段可与苏东坡《赤壁赋》相媲
美，皆有感叹人生短暂之意，文采则有过
之而无不及，只是湮没乡间，无人问津。
碑文后罗列徒侄、侄孙有近九十人，此碑
墓塔因是松青禅师生前所造，故碑碣中
没有同辈道兄和诸山戒友名字，坝梅寺
应有一百多僧人，由此可以蠡测寺院当

年之盛。此次访碑，我便是冲
着“松青禅师”碑来的，可惜未
能一睹此碑风采，真引为平生
憾事。

金宁飞是学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听了此段，感叹道：
唉！可惜碑被抬走了，留在原
处多好！

“武拿”出身的周翁回答，
后面山上“老庵”处还有一些
碑，上面有“碑记”。

齐齐眼睛一亮，道：莫道
此碑好，更有好碑铭？

志凌也知上面有碑，因时
隔多年，想不起路径，遂请周
翁带路；周翁应承，转身取了
把柴刀，便于上山砍路。

上车，沿山道上去，适逢
中午太阳正毒，周翁身上长有

疱疹，正发作，头昏眼花的，辨不清山势，
车子跑过头了。

周翁对带错路似乎有些愧疚，稍事
休息，便自顾往回寻路而去；我们随步闲
聊，往回一箭之地，金宁飞发现一棵硕大
肥厚、高尺余的百合，长在山沟前，若是
做盆景，是典型的“矮霸”，引得我们
侧目。

待得周翁看清路径，我们随之寻路
而上，一路伐山而行。

突然，我眼睛一亮，山林里隐约倒伏
一碑，大家寻迹而去，清去碑面草絮腐
枝，现出“临济宗慈云念禅师”碑铭，右小
记为“原命生于乾隆癸未年八月二十二
日子时，思南府卭（印）江县属官庄生来
人氏；亾于道光十四年甲午五月十五日
寅时，于铜仁府承恩堂（坝梅寺）因老告
终”。碑左列有法徒法孙之名，碑后佛塔
已无踪。

取了碑铭照片，我们向更深的山中
进发。前行不远，又发现一通倒着的碑，
观后是“曹溪宗天恒禅师”碑塔，碑后佛
塔已毁；考据碑铭，谓天恒禅师示寂后，
弟子如空专程到中华山，请天隐禅师写
此塔铭。

天隐禅师是禅机活泼之人，道：“老
僧即握笔说道：你在这里讲得一句，便与
你塔铭拿去（老僧即握笔示云：尔向这里
道得一句，与尔塔铭去）？”

如空作礼道：“请老和尚慈悲（伏乞
老和尚慈悲）！”

天隐禅师说：“老僧写出很多修行门
径，无量妙义，都是从这笔锋里来，若能
向此识得根源去，便能知道世界万象（老
僧书示百千法门，无量妙义，一一皆从老
僧笔锋流出，若能向此识得根源去，方知
万象森罗）。”

由是观之，天隐禅师不惟文笔出众，
抑且佛法高深，在如空为师父求塔铭时，
还不忘开示学人，引发禅机。

天隐禅师真乃妙人也！
碑铭记录天恒禅师“素行清洁，不

染六欲之尘；道眼圆明，顿觉一层之
路”，住锡梵净山承恩寺，是得道高
僧；与天隐禅师各住一山，相距很远，
以至于老来生死不知 （尔我隔居三百
里，时至存亡两不知）。”

接着天隐禅师哀叹一声：“噫！隔山
听到优美动听的鹧鸪词旋律，忽然便转
调为悲伤的胡笳十八拍了（噫！隔山人听
鹧鸪词，调转胡笳十八拍）”。此句表达出
天隐禅师对人生无常、悲欢自渡的淡然
从容。

文末落款印模“天隐道人”。
志凌有些兴奋，说此碑金石之迹，铮

铮有音，书法书丹上乘，石匠刻工虽稍
逊，亦属精品。于是斟酌改天再行造访，
把碑铭拓下来。

细观之，此碑确非寻常，不惟书法上
乘，抑且文章不俗，是我近年探幽访古发
现的十分有价值的一通碑。

接着，在周围又发现三通碑，佛塔皆
被毁坏。一通碑文字清晰，文采、笔法中
平；另两通碑因年代久远，刻工不深，风
化严重，难以辨考。

真是说不尽的人事，考不尽的法帖。
书法、文章，坝梅寺老庵当以“天恒

禅师”碑为最。
原路下山，行至进山路口处，金宁飞

去车上取来锄头，把那颗硕大肥厚的百
合挖出，带回做盆景。

此行，虽未拜谒到松青禅师碑碣，却
也所得颇丰。

实际上坝梅寺第一手资料，我耕读
斋是有的，不过读万卷书，何若行万里
路？只有爬山涉水，游历走访，才能真正
找到文章中那分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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